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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



法律是嚴格的，它罰之該罰，但是法律也是鬆懈的，不是所有的處罰都是死刑。



自從新的刑法修正案出臺後，又有許多案件不納入死刑範疇之內。



「死刑的減少標誌著一個文明的進步。」著名法學家言輝這樣說道。



新規出臺後，大多數人還是贊同減少死刑的，但是不排除一些人對這樣的新規有所反對，甚至有許多「重刑論」者對此非常憤慨，在他們眼中，就算一個人觸犯了雞毛蒜皮的事情，也應當處以重罰。



不過他們的反對也就最多停留在「主張」的層面而已，這個世界依舊是法律第一，直到一個組織的出現……



「咚咚咚」敲門聲。



「請進！」落地電風扇前一張辦公桌上坐著一個中年男子。



進來一個穿短袖的小夥子：「龍哥，有新的委託！」



那個叫龍哥的中年男子從辦公桌上下來，點起一根煙：「小虎，帶我去見委託人。」



「是！」



……會見室裏。



「找我們委託什麼事？」龐龍坐下，對委託人發問，陸虎站在一旁，左手夾著文件夾，右手將一張表格放在桌上。



「殺一個人，可以麼？」這個看上去四五十歲的男人開口了。



龐龍在表格的委託事由一欄裏寫上「刺殺」二字：「可以。」



「你不問問為什麼麼？」委託人好奇。



「不用知道為什麼。你們的理由太奇怪，知道了反而對我們工作不利。」龐龍轉了轉鋼筆：「而且，也不需要知道你是誰、哪裡人，只要交付委託費用即可。」



「這麼簡單？」



「就這麼簡單。」龐龍用筆桿點了點表格：「要殺誰，這個還是需要告訴我的。」



「好。」



委託人把凳子往前拉了拉：「是個女的，真名不知道，只知道叫什麼『喵醬』。前幾天我兒子……」



「停！」龐龍打斷委託人的話：「只要告訴我，她的體貌特徵，還有在哪裡就可以了。」



「呃，讓我問一下我兒子。」



「……請便。」



……



「久等了……」男子用手機瞭解到了必要情報後，將資訊告訴了龐龍。



「身高165左右，年紀16歲左右，長頭髮，住址不明，最後一次發現物件是在東方展覽館裏……」龐龍向委託人核對資訊：「有無錯誤或遺漏？」



「沒有了，如果有新的資訊我會立刻報給你。」委託人說。



「我想應該不必了，這些資訊足夠找到她了。」



「就這麼樣？」



「當然不是！」一邊的陸虎接過龐龍遞過來的表格，塞入文件夾：「還有委託費呢！」



「之前不是給過了麼？」



「那是見我們龍哥一面的資本，而且哪有一百塊就能委託的？」



「陸虎，後面的事都交給你了，我去找伶月。」龐龍起身離開了會見室。



陸虎繼續和委託人商談費用的事情……



……



「喂？龍哥。」女孩子的聲音。



「月，妳在做什麼呢？」龐龍站在辦公樓頂層的天臺上，太陽剛剛落下，天空半紫半紅。



「我在寫作業呢。」伶月懶懶地泡在浴缸裏，一隻手接著手機，一隻手在水面上劃來劃去。



「別框我了，怎麼聽都是在浴室裏，還開著水龍頭。」



「耳朵真好，我在洗澡……怎麼，找我有事？」



「有新委託……」



伶月聽到這句話後，懶散的神態瞬間煙消雲散：「好的，我立刻就來。」



「嘟嘟……」龐龍的手機裏響起了掛斷音：「真是急躁，算了，等她來了再細說吧。」



……



伶月從浴室裏出來到換好衣服僅用了三分鐘。



「去幹什麼？」伶月的父親在客廳的躺椅上看著電視。



「還是那個老闆找我，一會就回來。」伶月邊說邊穿起了鞋子準備出門。



「真不知道都在做些什麼……想想我當年打工也沒有這麼……」就在父親想當年的時候，伶月已經拉上了門。



伶月家離開龐龍的辦公樓足足有三公里，不過伶月果斷坐計程車只用幾分鐘就到了龐龍那裏。用專屬卡刷開底樓大廳玻璃門，坐電梯直奔7樓。



「叮——」到了。



「妳來的也太快了。」龐龍從剛剛掛電話開始，一根煙還沒抽完，伶月就找到了他。



「這次委託是什麼內容！」



「看妳激動些什麼。」龐龍掐掉煙：「難道現在小孩子都這麼……」



「我可明年就高一了！別把我當小孩子看。」



「差不了多少……」龐龍從一邊書架上拿來一本書，坐在沙發上開始閱讀起來。



「喂喂！你打電話不會就是讓我傻坐著？」



伶月跳到龐龍沙發上，褲裙下兩隻小腿撲騰著，就像女兒在和爸爸撒嬌。龐龍不管她，自己繼續看著書。



……



時間過去了一刻鐘，伶月也跳不動了的時候，陸虎進來了。



「龍哥……呃！」他看到了伶月：「伶月妳是飛過來的吧？」



「快告訴我委託，好久沒事做了！！」伶月迫不及待。



龐龍合起了書，接過陸虎遞過來的表格，看了看委託金額一欄裏寫著一串六位數，然後問陸虎：「資訊給他們了麼？」



「已經讓調查組開始搜索喵醬了。」



「很好。」龐龍示意陸虎坐下，然後伶月似乎也知道要開始說正題了，安分地坐下來。



……



「大致就這麼樣。」龐龍也就講了沒幾分鐘的樣子。



「沒錯。」陸虎點頭。



「啊？資訊就這麼點？」伶月：「我等了這麼久，結果信息量連3分鐘都沒到！」



龐龍摸了摸伶月的頭：「誰叫妳都不等我說完就掛電話了，我還沒打算讓妳現在就來呢，許多資訊都沒掌握……」



伶月嘟嘴：「不管，要給我補償，我搭計程車來的費用總要給我補上！」



「好好，帶妳吃巴哈……」



「又是巴哈……」伶月埋怨道。



「你是我的…」陸虎的手機響了，接聽回道：「阿梟，怎麼樣？」



「已經查到了……」



「好……好……好的，我就來……」陸虎掛掉了手機。



「怎麼？有結果了？」龐龍問道。



陸虎點了點頭，整了一下領子：「我就去調查組把情報印出來。」說罷轉身離開了龐龍的辦公室。



……



「哇，好快！」伶月讚歎。



「當然，我們可是專業的……走吧，我們吃巴哈去。」



「誒？那陸虎一會……」



「他懂的。」龐龍從一邊椅子上拿起了西裝穿上：「走吧。」



……



巴哈是一家速食店，其冷飲做得非常好吃，好在現在是六點多鍾，不是早餐或者下午茶的時間，客人不算多。



龐龍和伶月挑了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，窗外的馬路上開始亮起了路燈，沿街商鋪開啟了彩燈，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作為約會背景是再好不過了。



「一杯咖啡，一份巧克力聖代……」



「不要，巧克力吃膩了！換草莓的！」伶月揮著小手說道。



「好的。」彬彬有禮的服務員記下了功能表，鞠躬離開了。



……



「妳作業沒做吧。」



「我放學先洗澡，然後就接到你電話了。」



「作業不做應該也沒什麼問題吧。」

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

「我在想，妳其實不用去上學，可以在我這裏做全職。」龐龍表達出自己的想法。



不過很快被伶月否定了：「那不變成童工了！而且我長大想當老師，所以讀書還是要讀的。」



「妳還打算以後過正常生活？」



「……」



「你已經是個殺人犯了，小伶月。」龐龍叉著手，眼睛盯著伶月的眉間。



伶月不以為然：「哼，我可是在伸張正義！」



龐龍笑了笑：「嗯，救世主…」



「切！你好假。」



……



「打擾二位，你們要的咖啡和草莓聖代。」服務員禮貌地打斷了他們的對話。



接過聖代的伶月，眼睛放光：「哇，看上去好可愛。早知道以前就點草莓的了。」



「呵，要那樣的話，你剛剛一定會說：「草莓吃膩了，換巧克力的！」龐龍說完呷了口咖啡。



……



「??」窗外有人敲了兩下玻璃，龐龍看是陸虎，就起身對伶月說：「妳慢慢吃。」



龐龍出了門，陸虎湊了過來：「龍哥，這個是詳細資料。」陸虎從文件夾裏拿出幾張紙，交給龐龍。



「然後，這是衛星定位圖。」陸虎指著龐龍手上資料中的一張：「我們查到了『喵醬』使用的手機，對信號發出的位置都進行了定位，然後你看這裏。」



陸虎指著幾個被紅色標記的地方：「還有這裏。半年內，這幾個地方多次發射過信號，估計是喵醬的住所或是她的活動場所。」



「非常好，辛苦了。」



「那之後……」



「老樣子，我親自和伶月說。」



「嗯，那我可以先回去了？」



「小虎辛苦了。」



「是阿梟的功勞。」



「知道的。」



「那先走了。」



「去吧。」



……龐龍拿著資料進來繼續喝起咖啡。



「給我看看。」伶月迫不及待想看資料。



「回辦公室再看，現在吃妳的聖代。」龐龍悠閒地喝著咖啡。



伶月撅了下嘴，然後舀起一大勺冷飲塞進嘴裏，飛快地吃完了聖代：「吃完了，好，我們走吧。」



龐龍笑了笑：「吃這麼快，妳不覺得頭痛麼？」說完，伶月就抱頭趴在桌子上，發出嗚嗚的聲音。



龐龍喝下最後一口咖啡，然後喊了買單，服務員結完賬了，伶月才緩過來。



「好了，走吧。」



伶月一手捂著額頭，一手扯著龐龍的衣服，跟著走了。



龐龍叫了計程車送伶月到了她家門口，對著詫異的伶月：「不用急，今天才周三，妳周五放學再來，我會安排詳細計劃。」



「不是說好給我看的嗎……」



「妳自己說要好好讀書，以後做老師什麼的，所以還不回去寫作業？都已經7點了。」



「呃。」



伶月說不過龐龍，下了車，按了家裏門鈴。



龐龍看伶月進了家關了門，才叫司機開車駛離。



……龐龍到了辦公樓，結了車費，下車上了樓，回到辦公室，把資料放入了抽屜上了鎖：「今天就先這樣吧。」



龐龍下到地下車庫，坐進了自己的跑車裏，車燈打開，引擎開始轟鳴，「嗡嗡」兩聲，跑車飛快地駛出了車庫，幾個自然的轉彎後到了馬路上，然後龐龍踩足了油門，尾燈在黑夜中留下了長長的軌?。



……周五……



伶月一放學就來到了龐龍的辦公室，龐龍正在和一個女顧客交談著什麼，實際是龐龍表面經營的是一個律師事務所，見到伶月來了，就對顧客表示了一下歉意：「諮詢的話，可以隨時聯繫我，我一會還有一個會要開，這是我的名片。」龐龍遞給顧客的名片上寫的名字並不是龐龍。



顧客離開後，龐龍鎖上了辦公室的門，讓伶月坐下，並打開抽屜拿出了資料，給伶月看了看。



「密密麻麻的不想看，直接跟我說吧，這次是什麼內容？」伶月把資料扔到一邊。



龐龍坐下來：「簡單來說，這次是殺人。」



「呃……」



伶月突然想起了幾個月前第一次接受委託前去刺殺一個不滿14歲的少年的情景，龐龍告訴她那個少年是個小流氓，致人重傷卻由於未成年無法被處以刑法。



前去刺殺之前，龐龍給伶月吃了一顆藥丸，那是一種能提高人體機能的藥物。可是後來的是事情，伶月的記憶又開始模糊了起來。



「還在想上次刺殺的事情？」



「呃……」伶月記不清了。



伶月也不去多想，反正加入龐龍本來就是自己的選擇，「為了幫助那些法律無法救濟的人們」伶月一直抱著這樣的想法去執行任務的。



龐龍接著說下去：「這次，我們要去除掉一個壞女孩。」



他拿起一張資料，上面有一張照片：「這個女孩外號叫『喵醬』，她殺死了一個公司老闆的兒子，具體動機不明……」



龐龍給伶月灌輸了任務背景，而實際上這個叫喵醬的女孩根本沒有殺委託人的兒子，這一點龐龍是知道的。



那公司老闆也就是委託人，他的兒子在一次漫展上看上了這個叫喵醬的女孩，非常可愛，忍不住調戲了她，喵醬一生氣扇了那兒子一巴掌，還叫保安把他拖出去了。



那兒子感覺委屈，就回去和他爹鬧，他爹非常溺愛自己的兒子，就在晚上派人抓來喵醬，逼迫她給兒子玩弄，喵醬一開始表現反抗，但最後還是屈服了。



當天是放走了喵醬，但是那老闆想想不對，要是喵醬報警怎麼辦，於是找到龐龍打算殺人滅口。



不過現在龐龍所述的反而變成了喵醬是個十惡不赦女流氓，什麼憑藉美色騙取錢財，騙財不成殺人滅口。伶月信以為真，滿腔熱血沸騰。



「簡直喪心病狂！」



「是啊。」龐龍裝作憤怒。



龐龍告訴伶月，那個喵醬經常出沒的地點，並給了她喵醬的照片，然後給伶月做一套完整的計劃，最後給伶月一套工具和一板藥片。



「周日晚10點之前，把喵醬處死，妳的任務就完成了。」



「嗯！」伶月毫不猶豫的答應了。



……



伶月有著黑色的童年，她一直非常憎恨那些壞人，就算不是重罪，她也希望能有法外之力去制裁。



有一天龐龍在公園裏遇到了伶月，他看出來伶月非常不同。



「小姑娘，是不是很討厭壞人？」



「嗯。」



「來成為正義的夥伴吧！」龐龍伸出了手……



於是身為一名律師的龐龍帶著伶月接起了各種委託，一些委託人有時候是真的沒有辦法才來委託的，而有些委託純粹是惡人先告狀，但是龐龍只要有錢就去做。



殺人、盜竊、縱火……



這些龐龍都教唆伶月去做，但他一直教導伶月：「世界本來就需要有法外之力去救贖那些無法被法律約束的事物。」



伶月始終相信這是正義的，且從來沒有懷疑過龐龍。



……計劃非常周全，龐龍還讓尹狼協助伶月，順便一提，尹狼是個力氣很大的漢子。



……經過對幾個重點區域的監控後，很快就找到了喵醬的行蹤。



周六下午，喵醬在一家cos店附近被發現，棕色的長頭髮，符合描述的身高，16歲左右，身穿白色連衣裙和白色長筒絲襪。



伶月跑過去指著一條小巷對喵醬說：「姐姐，那裏有人找妳。」



如果是別人喵醬可能不會聽信，但是這麼一個小女孩的話，喵醬還是抱著「到底是誰找我」的心態跟著伶月走進了那條偏僻的小巷。



喵醬還沒看到什麼人，就被尹狼蒙上了迷藥昏了過去。



然後把喵醬拖到小巷深處，那裏是條死路，幾乎沒有人會來。



尹狼表示他的任務完成了，接下來操刀的事情就交給伶月了，於是就站在一邊看著伶月和躺在地上的喵醬。



伶月拿出了藥片，嗑下一粒，磕了這種藥後，可以輕鬆幹掉一名成年男子，其實這種藥就是興奮劑與新型毒品混合而成的。



伶月開始有了幻覺，她想起了她黑暗的童年，不堪回首的記憶，眼前迷迷糊糊不省人事的喵醬，在伶月眼裏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，當千刀萬剮。



伶月打開了腰間的工具包，拿出一個電擊棒，頂著喵醬的胸口按了一下。



「啊！」喵醬瞬間從昏迷變成了清醒，不解地看著眼前的尹狼和伶月。



「妹妹……這是？」



「喵醬，死吧。」伶月眼神空洞，露出詭異的笑容。



「啊？」



不等喵醬反應過來，伶月拔出腰間的小刀，對喵醬砍去。



喵醬一身白色連衣裙被劃破，喵醬打算反抗但是迷藥的關係根本使不上力氣。



「呀啊，不要，不要過來。」



喵醬無法逃避或反抗，只能哀求。但是伶月現在處於幻覺狀態，根本聽不進，喵醬身上被劃出一道道口子，鮮血流了出來。



伶月越加發狂，她撕爛喵醬的連衣裙。



「啊，不要這樣。」



喵醬一手遮著沒有穿奶罩的乳房，另一手擋住沒有穿內褲的下體，喵醬一雙美腿穿著白色長筒絲襪和透明高跟涼鞋。



這一切，尹狼在一邊盡收眼底，不禁羞辱道：「奶子好挺，還竟然穿白絲長筒襪不穿內褲，真是個小騷屄。」



喵醬被羞辱得臉紅了，而事實的確是這樣，喵醬喜歡這麼穿，而且期待有人能強暴她。



喵醬開始不再反抗，而是非常配合伶月。



喵醬開始發出淫蕩的呻吟：「呃啊，妹妹，妳快弄死我吧…」



伶月愣了一下，不過很快回到狀態：「那就讓妳死。」說完，拿起刀子向喵醬的乳房捅去，喵醬毫不遮掩，刀子直插左乳。



喵醬「嗯啊…」呻吟一聲，陰部濕潤了起來。



伶月又是一刀，刺入喵醬右乳，喵醬雙手捂奶，做作地蠕動著身體。



伶月更加興奮了，掏出了工具包裏的剪刀，對著喵醬的乳房一陣狂戳，喵醬發出悅耳的嬌吟，仿佛在說：「啊，再來，繼續，我還要！」



最後兩下是戳中了喵醬的乳頭，喵醬一個後仰，奶水從乳頭噴湧而出，射到了伶月的臉上。



「啊…快用妳的刀，啊…捅我的…屄！」喵醬吐著舌頭，眼神迷離，這讓伶月更加瘋狂了。



伶月拿起刀子對準喵醬的陰部就是一下，直戳屄部中央，也真巧，刀的寬度和陰道正合適，喵醬屄部的屄肉死死夾住刀子。



伶月看效果不明顯，於是轉動了一下刀柄。



「啊啊啊啊！」



喵醬瞬間合緊那穿著白色長筒絲襪的美腿，眼睛上翻，流著口水，大量屄液從屄內飆出。



伶月拔出刀子，喵醬雙手捂著襠部，面容幸福地在地上抽搐，兩條絲襪腿一抽一動超級淫蕩。



「簡直！」伶月看著喵醬如此淫蕩，更加憤怒抓狂。



對準喵醬的屄又是一刀「呃啊…」喵醬呻吟。



再一刀，喵醬繼續呻吟……



然後第四刀、第五刀……喵醬呻吟變成了嬌吟……



……



當對喵醬的屄捅下第九刀的時候，喵醬似乎高潮了，快美感表現在她的臉上，流著屄液的小屄還溢出了黃色的尿液，喵醬失禁了！



喵醬襠部出現了一大灘尿漬，尿液弄濕了白色長筒絲襪。



一邊的尹狼是看不下去直接轉過身去了。



「可惡！去死！去死！！」



伶月雙眼血紅，見一旁有一根長長的竹竿，伶月用刀削尖了竹竿的一頭，然後用那尖頭對準喵醬的屄央，喵醬嬌媚的表情告訴伶月：「快，用這個戳死我吧！」



伶月面部極其扭曲，然後對準喵醬的屄使勁捅了進去，喵醬後仰抬頭。



「咿呀！！！！！」



喵醬發出動聽悅耳的悲鳴，尖銳的竹竿貫穿了整個身體，從喵醬的嘴裏戳出，鮮血如泉水般從屄和嘴裏湧出，喵醬痛得眼淚狂飆，但是眼神依舊嬌美，似乎又非常享受這一瞬，再一次高潮了，大量的屄液從喵醬的屄內流出。



被穿刺了的喵醬身體在痙攣，她的絲襪腿在不停抽動，下體混合著屄液、血液還有尿液，味道非常淫亂，漸漸地，喵醬的眼睛全白，沒有了動靜。



尹狼這才轉過身，還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。



「看來……已經死。」鎮定下來的尹狼拍了幾張喵醬的豔屍照：「趁現在趕快走。」然後尹狼給伶月吸了迷藥，她才安分了下來。



尹狼背起神智錯亂的伶月，翻牆逃離了現場。



……



不過多久，喵醬的豔屍被一個青年男子發現，他從來沒看到這種場面，穿著白色長筒絲襪的美眉，被用削尖的竹竿從屄央戳入，從嘴裏戳出來，乳房被捅數刀，奶頭都被捅爛了，喪心病狂的虐殺手段不禁讓他汗毛豎了起來，但是說實話真的好美，男子忍不住去撫摸了已成為豔屍喵醬的絲襪腿，在摸到大腿根部，然後開始情不自禁地愛撫起屄部和乳房……



「呀！殺人啦！！！」



正巧一名大媽路過，看到這名男子在猥褻喵醬的豔屍，以為那男子就是兇手，大吼大叫，男子百口難辯，背後是死路。



不一會路人瞬間把唯一的出口也堵住了，許多為了獵奇的路人湊近來看喵醬的豔屍，紛紛感嘆：「這麼可愛的女孩子怎麼被這種畜生弄死了！」



「這變態男一臉猥瑣！看著就覺得好噁心。」



「女孩子的下體都被捅爛掉了，這男的喪心病狂啊。」



「是啊！禽獸不如！」



「不要侮辱禽獸！」



……



「我是冤枉的，我也才發現啊！」



男子雖然極力為自己辯解，但是沒人理會，3分鐘後，警車和救護車趕到，救護人員宣告喵醬已經死亡，警察將男子控制住，押上警車開走了。



……尹狼背著伶月上了自己的車，開回龐龍的辦公樓。



背著伶月，坐電梯到了7樓，龐龍正巧在7樓等電梯。



「看這樣子，事情成了吧。」龐龍問。



「喵醬肯定死了，磕了藥的伶月妹妹下手真殘忍，我中間都不敢看，真是要多變態有多變態，那個喵醬也是個變態，簡直是配合著伶月被虐殺的。」尹狼表示真是一肚子感想說不完。



龐龍只是嘴角揚了揚：「死了就行，把屍體的照片印出來，我要寄給委託人。」



「好的。不過這之前我得先把她放到休息室沙發上去。」尹狼指著背上的伶月，一臉糾結表情。



「交給你了。」龐龍走進電梯，按下了關門鍵……



「哎，真是的。」



尹狼把伶月抱到了休息室裏去，讓伶月躺在沙發上，尹狼看著表情痛苦的伶月，搖了搖頭關上了休息室的門，離開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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